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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 言

    高尔基(1868--l 936)，原名阿列克谢.马克西莫维奇·彼

什科夫，一八六八年三三月卜六日出生于俄国下诺夫戈罗德 (今

高尔基市)的一个木VE家里，早年双亲去世，寄居在外祖父家

中，从十岁开始流浪飘泊，做杂工，当学徒，一八九二年发表

《马卡尔·楚德拉》，一举成名。

    高尔基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，是写作的探索时期;在二十

世纪头二十年，是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定基础的时期，

《母亲》正是这个时期里完成的。

    《母亲》是高尔基一于 九〔)六年在美国创作的，当时俄国刚

刚经历一九0五年的革命，他受布尔什维克党的委托去美国宣

传俄国革命并筹措经费。在这部小说中，他成功的塑造了无产

阶级革命者的形象，

    小说主要描写俄国无产阶级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走上

了与专制制度、资本主义斗争的道路，以及共产主义思想启发

了广大人民进行自觉一牛争的故事。

    小说主要从一位普通妇女的视角中展开的。革命者巴威尔

的母亲尼洛夫娜 ·符拉索娃，从最初的对革命者的害怕、不理

解到习惯，最后接受了儿子的真理。当儿子被捕后，母亲参加

革命者的活动，更加坚信了儿子的真理，如果说在此之前是母

爱驱使她去接受儿子的思想，在此之后则是自觉地参加了为实

现这一真理而进行的斗争。

    这是俄国文学中第一次用艺术的形式再现了现实的革命发

展，这正体现了新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最重要的原

则，这部作品正可称为是具有开创性的作品，它标志了俄国文



学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。

    《母亲》这部小说，过去曾产生巨大的影响，时至今日，这

种影响仍在延续，它必将永远地赢得读者的喜爱。

一九九八年八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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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章

    每天，在远离城市一〔人住宅区的空中，四处飘荡着煤烟，空

气中充斥着油臭，人们被颤巍巍咆哮的汽笛惊醒。舒展一下在

一夜睡眠中尚未从劳累中恢复过来的肢体，脸上愁云满布，宛

如受到惊吓的蜂螂， 一个一个从低矮寒枪的灰蒙蒙的房子中走到

街上 在冰冷的晨曦中，他们踏着没有铺造好的道路，一步一

步挪向如鸽子笼般的一座座高大的工厂石房，工厂那儿，几十

只油腻灯泡发出昏暗的灯光，像一只只四方眼睛照耀着泥泞的

道路，厂房像一个个傲慢冷漠的怪物。双脚踩在泥乎乎的道路

上发出扑味扑味的响声，一阵阵如梦吃般的沙哑的喊叫声和气

冲冲的粗野的咒骂声搅乱了凌晨的宁静。机器笨拙的轰响和蒸

气疯狂的吼叫向他们迎面扑来，黑色的烟囱高高耸立在他们面

前，看起来像屹立在城郊上空的一根根粗大的手杖，黑烟摇曳

着直_L天空，使人感到肃穆而又压抑。

    日落时分，太阳的余辉投洒在各家窗户的玻璃上，闪耀着

忧郁而又沉闷的红光，工厂又把他们从它坚固的胸膛中抛了出

来，他们就像毫无用途的矿渣一样被丢弃了。

    他们沿着大街走着，面孔被烟熏得漆黑，饥饿的嘴里的牙

齿泛着白光。这时，他们面露喜色，甚至有些兴奋，因为，这

夭的苦役终于结束了，回家便可以吃晚餐和休息了。

    工厂消磨-il整整一天的时间，机器侵蚀了他们筋骨里的力

量，不知不觉地一整天的时光就这样溜走了，他们离死亡又近

了一步。但是，他们对即将拥有的快乐— 在烟雾腾腾的小酒

店里休息和娱乐一 犹感心满意足。

    节假日里，他们通常一觉睡到_L午十点左右。那些已成家

而又老实憨厚的人们便起床穿戴整齐去做弥撒。他们对那些毫



不热衷宗教的年轻人一路数落个不停。从教堂回来后，吃过馅

饼，他们倒头接着睡，直到傍晚。

    日复一日辛苦的操劳，严重地损坏了他们的胃口。他们借

助酒精下咽饭菜，好让热乎乎的伏特加刺激他们的食欲。

    夜幕降临，他们在街上无目的地东游西逛，即使天气晴朗，

也有人穿着套鞋;即使阳光灿烂，也有人撑着雨伞。

    他们聚在一起，谈的话题无非是工厂、机器和令他们厌恶

的工头— 工厂和工作，便是他们的一切，所想所说总离不开

这些。在这日复一日索然无味的日子里，偶尔也会有些孤独而

幼稚的奇思异想。到家里对老婆大打出手，谩骂吵闹便是惟一

可做的事。

    年轻人常泡在酒馆里，或者不厌其烦地参加各家轮流举办

的晚会，他们和着手风琴的韵律，唱着淫秽不堪的小曲，跳舞、

酗酒，讲些下流话。人在劳累的时候很容易醉酒，之后便是没

完没了的无名怒火四处充斥，找寻着发泄的机会，一旦找到可

以发泄火气的机会，他们便抓住一点儿小事纠缠不休，甚至像

野兽般地厮杀打骂。经常两败俱伤，头破血流，甚至闹出人命。

    在他们的日常来往中，无缘无故的仇恨一触即发，这些仇

恨就像他们肢体根深蒂固的疲惫一样，经年累月都难以消除。这

种恶习世袭相传，从出生起便附着于他们的灵魂，像驱不走的

影子一样，相伴着他们从小到大，从生到死。它也像一个恶魔，

驱使着他们在有生之年做着一个又一个令人厌恶的蠢事。

    节假日中，年轻人总是夜不归宿。有的人衣衫槛褛，浑身

沾满泥土和灰尘，脸上伤痕累累，却对自己与同伙的斗殴洋洋

自得;有的人J喷愤不平，充满被人欺侮的羞辱;有的人被酒精

刺激得不省人事，满脸麻木呆滞的神情;还有的人失魂落魄，令

人厌恶。

    有时，有些小伙子被他们的父母强行拖回家去。他们在酒

店里，或路旁围墙下发现自己酩配大醉的儿子，张口便骂，挥



手便揍，然后，生拉硬拽把他们拖回家去，凑合着把他们安置

到床上由他们昏昏睡去，因为次日凌晨，他们还会被颤巍巍鸣

叫不止的汽笛吵醒，他们还得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去上工。

    尽管父母经常恶狠狠地责骂自己的儿子，但在老年人的眼

中，年轻人打架斗殴、酗酒生事算不了什么。因为，他们年轻

的时候，常常免不了打架斗殴、酗酒生事，遭受父母的责打也

是家常便饭。生活总是一日又一日重复着过去，它像一条混沌

的河流不停地缓慢地流淌着，不知流向何方何地，那些世袭的

习惯牢牢束缚着他们的全部生活，他们年复一年地重复着老辈

的所想所为，无人想打破这种生活的老套子。

    有时候，一些外地人也在这个城郊的工人住宅区出现。

    开始，这些陌生的外地人还弓!人注目，他们所描述的以前

工作地方的趣闻逸事，也会稍稍引起人们的一点儿兴致。再过

些时候，大家对那些新奇的东西熟知后，对他们也就司空见惯

了。他们所讲的许多事，与这儿工人的生活也相差无几。既然

哪儿的人都这样活着，那就没必要多说啦。

    有些时候，他们从陌生人那儿也能听到一些工人住宅区闻

所未闻的新闻，他们总是带着疑惑去听，从不发表自己的意见。

那些新闻，使一些人心中生出莫名其妙的怒火;在另一些人心

中则引起不可名状的焦虑;还使另外一些人生出朦朦胧胧的期

望，扰得他们六神无主，为此，他们便吞下过量的伏特加，以

忘却那种影响他们日常生活的焦虑和不安。

    工人住宅区的人们总能在这些陌生人身上发现一些与他们

格格不入的新奇东西，并且对此耿耿于怀。在他们的潜意识中，

他们总是防备着这些陌生人。他们惟恐这些陌生人带来的某些

新奇东西，扰乱他们虽然苦难重重但还宁静的生活。虽然生活

毫无意义，但他们对生活经年累月所负于他们的重重苦难已经

习以为常，他们已经变得无欲无求，他们认为所有的变化随之

而来的便是更加深重的苦难。



    工人区的人们无声无息地渐渐地疏远了那些陌生人。

    如果这些陌生人觉得很难与工人住宅区的人们相融洽。那

么，他不是再漂泊他乡，便是孤独地留在工厂⋯⋯

    单调的日子重复五十年，人们在不知不觉中走进了坟墓。

第
            - 汉生

      — 早

    钳工米哈依尔·符拉索夫长着一头浓密的头发，眼睛细小，

脸色阴郁，他也是过着这种日子。他浓眉底下那双眼睛总是怀

疑地看着别人，嘴角挂着讥讽的冷笑。在工人区中，他是数一

数二的大力士，他的钳工技术在工厂中顶呱呱。他对工头蛮横

无礼，所以挣的工钱也不多。节假日休息在家，他总是惹是生

非，所以大家既不喜欢他又害怕他，大家总想合伙揍他一顿，但

始终未能如愿。符拉索夫见有人前来寻事挑衅，他便叉开两条

长腿，手里紧握石头，木板或者铁片，不动声色地站在那里。大

家伙一看到他那满脸横生的络腮胡须和长满汗毛的大手，腿肚

子便不由得打颤;他那双犀利的小眼睛也使人望而生畏。那双

眼睛像钢锥一般透人肌骨，闪烁着勇猛无敌，无所畏惧的凶光，

使人们感到惟恐避之不及。

    他低声咒骂着:“给我滚蛋，混账!”黑油油的胡须里露出

大而黄的牙齿。前来找碴的人在骂声中战战兢兢地逃走了。

    “混蛋!”他在他们身后骂骂咧咧。他脸上挂着讥讽的嘲笑，

昂首挺胸，在他们背后威严地喊道:

    “来!不怕死就滚过来!”

    没有一个人不怕死。

    他言语不多，最常使用的两个字便是“混蛋”。工头、警察、

甚至他老婆都被他称作 “混蛋”。

    “嘿!混蛋!不知道吗?裤子上有个洞!”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    有一次，符拉索夫想拽着儿子的头发把他拉回家，那时他

的儿子巴威尔十四岁 但是，他儿子却拾起一把笨重的铁锤，面

无俱色地说:

    “放手!”
    “什么?”父亲边说边凑近瘦高的儿子身旁，就像阴影渐渐

挪向笔直的白桦一样。

    “够了!”巴威尔嚷道，“我早就受够了⋯⋯”

    他高高地抡起了铁锤。

    “好吧!⋯⋯”

    他沉重地叹息了一声，接着说;

    “唉，你这个混蛋!⋯⋯”

    事后不久，他对妻子说:

    “巴什卡①可以养活你了，以后别要我的钱啦!⋯⋯”

    “那么，你的钱都要用来喝酒吗?”她壮着胆子问道。

    “多管闲事，混蛋!我去和裱子睡觉!⋯⋯”

    他并没有去和什么姥子睡觉，但是，从此以后直到他死，他

再没有教训过儿子，将近两年的时间里，他甚至没和他说过话。

    他养了一条狗，这条狗和他一样高大，长着浓密的毛。每

天_L工的时候，那狗把他送进工厂门口;傍晚，再迎接他从工

厂出来。节假日，他总是到酒店里喝酒，犀利的目光在别人脸

上扫来扫去，像在找什么人。那条狗拖着长长的大尾巴，寸步

不离他的身后。酩配大醉之后，他就踉跄着回家吃晚饭。他用

自己的饭碗喂狗，但狗从未得到他的抚摸。晚饭结束，他妻子

如果不及时拾掇盘碗，他就会把它们推到地上，他把酒瓶摆在

近旁，背倚着墙，扯着嗓门，拖着忧郁的音调哼唱不停。在他

唇须之间流转的歌声，悲凉凄惨，震得粘在须上的面包屑纷纷

落下。他用粗笨的手指搏着唇须，不歇气、自得其乐地唱着。他

中  巴什长:巴威尔的卑称



把音调故意拖得长长的，听起来像凄冷冬天里野狼的哭嚎，歌

词无人能懂。他边唱边饮酒，酒瓶空了，他便掉转身体瘫在长

凳_匕 或者把头支在桌上，昏然睡去，直到第二天被汽笛惊醒。

    那条狗就横卧在他身边。

    他死于病气。去世前五天，他周身发黑，紧闭双目，咬紧

牙关，在床上打滚，不停地对妻子说:

    “给我吃点耗子药，毒死我算了⋯⋯”

    医生说他需要热敷治疗，必须马上送进医院，进行手术。

    “去一边儿吧，让我自己去死!⋯⋯混账!”米哈依尔用沙

哑的嗓门咒骂着。

    医生走后，他妻子流着眼泪哀求他去做手术，他却紧握双

拳对她咆哮:

    “治好我的病，你能得到什么好处!”

    早上，鸣叫的汽笛催促人们上班的时候，他死了。他躺在

棺材里，嘴巴大张着，眉头却恼怒地紧缩着。

    参加他的葬礼的人有他的妻子、儿子、狗、已被工厂开除

的老酒鬼小偷达尼拉·维索希诃夫和几个工人住宅区的乞丐，

他妻子低声OR泣着，巴威尔却没有落一滴眼泪。一路上遇着的

人们，都停下来画着十字，大家纷纷议论:

    “那人死了，彼拉盖雅终于可以安心啦⋯⋯”

    有些人赶忙纠正，说道:

    “不是死了，是倒毙了⋯⋯”

    棺材下葬后，人们便散去。但是，那条狗却默默无声地呆

在新挖的泥土上面，它不停地四处嗅着。几天后，那条狗也被

人·汀死了。



第  三 章

    父亲去世后不到两周的一个休息日，巴威尔·符拉索夫醉

we地回到家中。他东倒西歪地走到门边的墙角里，握着拳头

像他父亲一样一边敲着桌子，一边向他母亲叫唤着:

    “拿饭!”

    母亲走到他身旁，和他并排坐下，把他的头揽人自己怀里，

抚摸着他。他却推开母亲的臂膀，反抗地嚷:

    “快些，妈妈!”

    “真是个傻孩子!”母亲不顾他的反抗，无奈却又柔情地说。

    “还有，我还要吸烟，把老头子的烟斗给我拿来!.··⋯”巴

威尔转动着僵硬麻木的舌头，咕咕哦哦嚷着。

    他生凭第一次饮酒，酒精使他周身麻木，但他仍有理智，他

不停地自间道:

    “真的醉了?真的醉了?”

    母亲的爱抚，使他感到惭愧;一母亲眼中的悲凉和无奈，深

深震撼着他的灵魂，为了排遣这些冲动的念头，他装出越发厉

害的醉态。

    母亲一边抚摸着他那被汗水浸透的乱糟糟的头发，一边平

静地说:

    “孩子，你不该干这种事⋯⋯”

    他呕吐起来。

    一阵剧烈的呕吐之后，母亲让他平躺在床上，在他苍白的

额头上搭了一条湿毛巾。酒精的作用在他身上渐渐散去，但他

仍觉得像置身于惊涛骇浪之士几一样不停地摇荡着。眼皮依然觉

得沉重难抬，嘴里泛着一种苦涩的味道。，他透过睫毛凝视着母

亲仁慈的面庞，漫无目的地畅想起来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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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“看来，我还是太年轻了，别人饮酒后并无异样，我却如此

恶心⋯⋯”

    母亲轻柔的话语从遥远的地方飘来:

    “你要是酗酒，还怎么养活妈妈?”

    他双目紧闭说:

    “大人都喝酒⋯⋯”
    母亲无奈地长叹一声，他没说谎话。她也很清楚，除了光

顾酒店，再无别的可去之处。但她仍然坚持说:

    “可是你不该喝酒，你爸爸早把你的那份儿也喝了。他让我

受的苦还不够吗?好孩子，你也该替你可怜的妈妈想想。”

    母亲这番阴郁而又充满柔情的话语，使巴威尔想起了父亲

在世时的光景。她总是少言寡语。母亲在家中好像不存在似的，

整天她心里七上八下，生怕做错事挨揍。巴威尔因不愿见父亲，

长期很少回家，因此觉得和母亲有些隔阂。现在，他的头脑逐

i斩清醒，母亲的形象在他眼中越来越清晰。

    她身材高大，背有些驼，她的身体因长期操劳和遭受丈夫

的毒打已经损坏，走起来悄无声息，身子总是微微斜着，惟恐

碰着什么似的，椭圆形的脸宽大略微浮肿，上面布满了皱纹。眼

神黯淡无光，充满着忧伤和惶恐，像工人住宅区大部分女人一

样。一道深深的伤疤横在右眉之上，使眉毛微微向上倾斜，右

耳看起来比左耳略高一些，仿佛在凝神谛听着什么动静。浓密

的黑发中掺杂着缕缕白发，整个人显得忧郁而又顺服。

    她的脸颊上串串泪珠滚落而下。

    “别哭!”儿子平静地说，“我要喝水。”

    “我给你弄些冰水⋯⋯”

    母亲把水拿来时，儿子已沉沉睡去。

    她低垂着头凝视着儿子，端杯子的手微微有些颤抖，杯中

的冰块碰着杯子发出轻微的响声。她把杯子放在桌上，然后，静

静地在圣像前跪着。



    酒鬼们的喧闹声从窗外传来，手风琴在秋天薄暮的湿润空

气中颤栗着。有人引吭高歌，有人脏话连篇，疲惫不堪的妇人

们也烦躁不安地喊叫着。

    符拉索夫家的生活比以前更宁静、更稳妥，与工人住宅区

其他各家相比，似乎有些迥异。

    他们住在工人住宅区的尽头，房前，一条通往沼泽的坡路虽

然不高却很陡峭。厨房和用薄木板子隔出的母亲的卧室占了房

子的三分之一，此外，是一间四方形的房间;房间有两扇窗户，

巴威尔的床安置在一边，门口摆放着桌子和两个凳子、几把椅

子和衣橱，橱上有一面小镜一子，墙角是衣箱、挂钟和两张圣像，

这便是他们的全部家什。

    巴威尔已拥有这里的年轻人该有的一切:手风琴、有胸甲

的衬衫、崭新的领带、套鞋和手仗，他和其他年轻人一样参加

晚会，跳加特里尔舞和波里卡舞。节假日，回到家中他总是酩

配大醉。次日凌晨被汽笛吵醒后，总是脸色苍白，毫无生气，觉

得头痛、胃痛。

    有一次，母亲间他:

    “晚上玩得高兴吗?”

    “烦死人了!我宁愿去钓鱼，或者买支猎枪去狩猎。”

    他非常热衷于工作，勤勤恳恳，从不犯规。

    他很少说话，和母样一样大大的眼睛，总是挑剔地东望西

望。他既没去钓鱼，义没去狩猎，显而易见，他远离了一般年

轻人所过的那种生活:他很少出席晚会，休息日不知去了什么

地方，回到家中，也没有酩配大醉。

    毋亲仔细地观察着他的一言一行。儿子淡黑色的面庞日渐

消瘦，眼神越来越犀利，嘴唇总是闭得紧紧的。看上去，他像

是对什么事不满意，又好像是生了一场大病。同伴常常来找他，

但常常难以和他碰面，渐渐地也就和他疏远了。

    母亲很为自己的儿子与其他年轻人不同而高兴，但她察觉



得到，儿子在生活的潮汐中正一心一意地追逐着什么，这又引

起母亲一种难以名状的担忧。

    “巴甫鲁沙①，你身体还好吧?”她有时问。

    “很好，我很好!”他总是这样回答。

    “你瘦多了!”她感渭地说。

    他经常带一些书回来，悄悄读过后便藏了起来。有时，他

把书中的一些内容摘抄在单页纸上，抄完后，也隐藏起来⋯⋯

    母亲和儿子难得见面，见了面也很少有话可说。早上，他

默默地吃完饭就去工厂，回家吃午饭时，他也少言寡语，然后

又去工厂，到傍晚才回家。晚上，他洗漱完毕，吃过晚饭，就

独自一人专心致志地看书。休息日，他总是早出晚归。母亲知

道他是进城看戏，但城里总没人来找他，她感到很奇怪。

    日子一天天地悄然逝去，儿子的话越发少了。他偶尔讲话

时，口中经常蹦出一些她弄不明白的新字眼，而她习以为常的

粗俗和恶毒的话，他很少说了。她也注意到，他的言行举止多

少。也有些改变。他对穿衣打扮不再一味追求漂亮，却更加洁净

庄‘重了。他举足抬手显得洒脱刚健。他的外表看起来也越发朴

实.和文明。母亲关心着他细枝末节的变化，显得既焦虑又不安。

他对待母亲也像变了一个人，有时间就帮母亲扫地，休息日总

是亲自动手整理床铺，他千方百计想替母亲分忧解愁。在工人

住宅区再找不出像他这样的第二个人⋯⋯

    有一天，他拿回一幅画，并挂在了墙上。画面上的三个人

一边交谈，一边矫健地向前直行。

    “这是复活的基督到哀玛乌司去。”②巴威尔这样解释道。

    母亲非常喜欢这幅画，心里却想:

    “既然崇敬基督，为什么不到教堂去⋯⋯”

① 巴甫鲁沙:巴威尔的爱你。

② 是据 《圣经》故事画的一幅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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